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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乐于把过去的事叫作故事，不管大

小，只要已经过去的，都是故事。

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东北。具体点说，

东经126度交叉上北纬43度，叉出个不起

眼的小村子：韩屯。韩屯不大，在普通地图上

还不够画个顿号。有村户百十来家、村民四

百余口。韩屯有座山，名叫东山，它像道高大

的屏障，挡在韩屯东面。韩屯就囫囵个儿地

窝在东山坳里——我所讲的人和事，都在东

山坳。

原先，村头有口老井，井边有几棵老榆

树，头很大，发量浓密。每到夏天，老榆树顶

着满头墨绿，给身旁生产队大院儿撑出块荫

盖。荫盖下边是牲口棚，长长的一趟，里边一

排木槽，槽头上拴着二三十头牛马。生产队

的牲口都住集体宿舍，吃大锅饭。就外边有

个单间儿小灶，招风惹眼，也不怕遭妒忌。

单间儿住的非牛非马，是头灰毛长耳

驴。这驴骟过，未婚未育。别的牲口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它不光上白班，还常上夜班；

别的牲口都有外号，它只有大号；别的牲口

每天一进一出，这驴几进几出。还有个不同

之处：它有个铜铃铛，脖子下挂着，走起路来

叮当响。

就要问了，啥驴这么特殊？就会答了，拉

磨驴，专给女人当帮手，拉碾子拉磨，满耳朵

张家长李家短。

这驴吃过百家饭，谁家牵去干活儿，都

会喂些上好的草料。这驴也挨过百家揍，最

窝囊的童养媳踢过它，最老的小脚老太捶过

它，连刚会走路的淘气娃娃，也在它蹄子上

撒过尿。早先这驴每天都要患得患失几回，

一会儿觉得自己重要，一会儿又感觉自己卑

贱。它的毛病在生产队来了另一头骟驴那

天，忽然就好了。它去拉碾子，不再懒洋洋。

路过村里小破庙，不再东张西望。路上遇见

红事，不再斜着眼偷看新郎的大红花。遇上

白事，驴脸也能挂出一脸悲伤。谁喂它吃草，

它就用柔软的鼻子去蹭人家的手。没多长时

间，后来那只骟驴又被带走了。

就这样，生产队的拉磨驴一直都是它。

驴的木槽子上刻着几个歪扭的字：为全体社

员服务。

这头驴有个癖好。它干活时不叫，走路

时不叫，专门在傍晚收工回来，老半天不迈

单间儿的门，可地打滚，嘴里“咴儿咴儿”地

一个劲儿叫。就为这，到它老死，留在韩屯的

大号没变过——叫驴。

叫驴走后第二年，生产队解散了。韩屯

家家又有了地，队里的牲口也被分了个七零

八散，有三家分到一头牛的，也有四家分到

一匹马的。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种地又离不

开牲口，牛鞅子、马鞭子自然都成了稀罕物。

张三家捞着了，李四家没捞着，火药味儿就

往外冒。分到最后争抢起来的正是叫驴脖子

上那个铃铛。许是起初觉得小，不起眼，许是

大伙儿都盯着大物件抢，总之最后没啥可分

了，才想起还有个铃铛。就为这副驴铃铛，一

帮人从生产队屋里吵吵到院儿里。

一个脑瓜尖尖的瘦高个子说：“那驴，一

直我喂，对我多有感情就不用说了吧？单说

这铃铛，要不是我护着，那年不就扔炉里炼

钢炼铁啦！”这人叫郑万山，原先是生产队饲

养员。屯里人说到他，不管说的啥，临了总会

带上一句：“那姓郑的可是牛角上抹油——

又尖（奸）又滑呀！”

郑万山话音刚落，另一个说道：“要这么

说，这铃铛最早可是我入社时带进来的，你

知啥是物归原主？”说话的叫韩富贵，四十开

外，浓眉大眼却含胸佝背。不过嗓门儿煞是

洪亮，人称“韩屯第一穷”。韩富贵这话不无

道理。入社时，是他牵来一头青骡子，这铃铛

就在那头青骡脖子上。

韩富贵仨闺女，没儿子，家里有个病婆

娘。他媳妇先天哮喘，除了嘴巴不饶人，身子

骨要多糠有多糠。韩富贵身子也不瓷实，胎

带的风湿病，关节全都变了形。他家也分了

几垧地，可惜种不动。舍不得过去的生产队，

可惜又回不去。

郑万山就不服了：“韩富贵，少耍埋

汰——你说的那是哪年月的事？”

韩富贵更不服：“耍埋汰谁能耍过你？你

咋当的饲养员，谁还不知道？”谁都知道饲养

员是队里挣工分最多的，但棒劳力当不上，

郑万山当年从山坡上滚下来，一瘸一拐了半

年多，就当上了。一提这话茬儿，郑万山鼻子

沟都泛白，眼看着汗就要冒出来。韩富贵身

边站着的老铁匠，这时赶紧拍了拍韩富贵肩

膀，说道：“富贵呀，说铃铛，你不是想要铃

铛？”韩富贵从不跟老铁匠斗嘴，又说回了铃

铛：“我不要，谁也不要。我一要，全都想要。

都他妈的——眼皮子浅、腚沟子深！”

院儿里又是一片七吵八嚷。

一个鼓眼珠子的老头，嘴巴松开烟袋

锅，像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对老铁匠低声说

道：“他们几个，争啥争呢？要那么论，这铃铛

最早是人老阚家的。”这老头姓庞，脖子上有

个瘿袋。

“老庞头，你个老粗脖

儿，”韩富贵不光嗓门儿大，

耳朵也机敏，冲着老庞头

嚷，“分老阚家浮财那前儿

你多大？三四十有吧？我才

十来岁，咋还没我有记性？

那头青骡子不是分给我家

了？”老阚家是当年第一大

乡绅，家财万贯，整个东山

都是他家的。斗阚大地主最

积极的就是韩富贵他爹，分

财产分得最多的，也是韩富

贵他爹。

老庞头被损得灰头土脸，举着烟袋锅，

不敢吭气儿了。这人平时话挺少，老两口儿

拉扯个外孙子，名叫庞大海，日子紧巴巴。倒

是郑万山，心也不服嘴也不服，又戗戗道：

“韩富贵，你嗓门儿大，你倒是问问铃铛那物

件儿，它想跟谁？”

院儿里舞马玄天，正在难分难解，村小

学左校长走了过来。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

左校长细眉细眼，架副眼镜。走路挺胸抬

头，颇有几分文气。怪就怪在常年只戴一只套

袖，有时藏蓝，有时墨绿，弄得总有一只胳膊

失真。那天他左胳膊一半浅灰（衬衫是灰的）

一半藏蓝，抬起来扶了扶眼镜，站住了。

“乡里乡亲的，大家不要吵嘛！”

“左校长，来得正好，您给评评理，韩富

贵是不耍埋汰？”

左校长温和地笑了笑，“多大个事儿，说

来听听。”

“嘻，屁大个事儿。”郑万山儿子叫郑四方，

正在村小念书，数他最知道见啥人说啥话。

“你个孬种！左校长，斗大个事儿。”韩富贵

脾气直，总说自己下辈子再起名就叫韩正义。

“说说看，松花她爸。”韩富贵大闺女叫

韩松花，也在村小念书。韩富贵跟谁都敢耍

驴，就跟两个人不耍：一个左校长，一个老铁

匠。要不是这位左校长，韩松花怕是连学都

没的上。每学年那五块钱学费，在老韩家是

天大个数。眼瞅着别人都上学了，韩松花跪

在地上，央求韩富贵让她也去上学。韩富贵

差点把牙咬碎，骂了半晌，出门去找了左校

长。见了面先骂自己混蛋，明明养不起，还一

个接一个，连生了三个。生完又塞不回去，连

五保户都没资格申请。两口子像俩废人，一

丁点来钱道儿也没有，每天太阳一出来就

愁，月亮挂头顶时继续愁。左校长知道他家

啥样儿，二话没说就去大队开证明，又是申

请又是上报，韩松花的学费一分也不用交

了。韩富贵一琢磨，老二老三离上学也不远

了，就把那两个减免学费的事，提前对左校

长千恩万谢了一番。左校长最怕村里哪个娃

没学上，韩富贵等于用自己的娃戳了左校长

的软肋。校长答应了——万一申请不下来，

那俩娃学费，他从工资里掏。

韩富贵围着左校长转了五六圈，抢铃铛的

事才算说清楚，正要继续转，有人受不了了。

“韩富贵，你让叫驴附体啦？那是左校

长，你当磨盘啦？”

有人哄笑，有人加纲，说叫驴回来了，给

自己转迷糊了。韩富贵借这话表现出一副勃

然大怒的样儿，抓起拴着铃铛的绳套，二话

不说，自脑瓜顶一套，叮叮当当，把自个儿拴

住了。

“松花她爸，你这气性，还真是挺大。”左

校长到底有文化，憋住了，仅带一丝微笑，别

人没这功夫。一时间，老榆树的荫盖里没了

好动静，大笑声连成片，听着像野鹅狂叫。韩

富贵丢了面子，却捞到了实惠，象征性地又

喊了两嗓子，两条腿一高一低，把自己拐回

家去了。

这位左校长不是别人，正是我爸。他回

家学抢铃铛那件事时，我七岁，读村小一年

级，跟韩松花、郑四方还有老庞头的外孙庞

大海一个班。我爸那天说完那事儿，加了句

总结：“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矛盾就需要

有解决矛盾的人。”我觉得我爸有吹嘘他自

个儿的成分，我妈说那是知识分子的通病。

我想，既然是通病，我爸肯定也得上了。不过

我还是抱了一线希望，问我妈：“所有通病都

有疫苗吗？”我妈以会计对待账本的认真态

度对我说：“哪能呢？我听说外国有个什么滋

病就没疫苗！”我对我妈的回答不太满意，又

说不出不满意在哪儿，于是又问：“妈，你算

知识分子吗？”

《《台风台风》》（（书摘书摘））

□□海海 飞飞

《东山坳》，杨逸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8月

类型的类型的，，历史的历史的，，象征的象征的
——拖雷《破雾者》对谍战题材的破壁书写

□□于爱成于爱成

拖雷的《破雾者》以1941年8月8日为故事讲

述起点，以归绥城这一日控北部城市为发生地，展

现了谍战题材惯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谍

战密局，在日军、伪蒙军、蒙政会（伪蒙疆政权）、国

民党（军统中统）和抗救会（共产党领导下的绥蒙

各界抗日救国会）游击队五重力量之外，加入苏联

控制的拉姆沙国际情报小组，六股力量相互搏杀，

还穿插有土匪的骚扰，共同放置在大风呼啸、风雪

飘摇的归绥城。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人，采取限制性

的内倾视角，多次展示“我”眼中的归绥城全

景——这里如同鬼蜮罗刹国，狂风始终在吹，太阳

始终不得见，人迹稀少，而建筑物像极了一个个洞

穴或密室，整个环境氛围不像是人的居所城池。正

是在其中，多方力量缠绕在一起，殊死搏斗。

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双重性，一方面具备埃

德加·爱伦·坡所奠定的本格推理的基本形态，如

密室、意外凶手、心理盲点、暗号推理等模式，一方

面也延续了麦家等人笔下谍战小说的类型模式，

把几方谍报特工人员都囚禁于“局中局”，在密室

中斗法互杀；此外，拖雷还尝试让深陷多重身份焦

虑的间谍们走出密室，进入历史时空，成为历史叙

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这样说可能意味着我认为《破雾者》突破了谍

战类型文学的本色和设定，也许类型更多是一种

智力的游戏之作，也是满足读者期待的造梦工厂。

就中国的谍战小说来讲，挥之不去的宏大叙事仍

然是重要的背景和要求，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因为

中国的谍战小说家多有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身

份，游戏本色的写作，于他们而言可能大都不满

足、不甘心。为游戏而游戏的“剧本杀”，是不是太

过空洞乏味？

拖雷试图写出一部好看的谍战之作，以显示自

己不俗的智力、逻辑能力和推理能力；同时，他的严

肃作家的训练，也让他对谍战推理的类型特征，有

意做了一种改写的努力，比如第一人称的使用、环

境描写的象征、梦境呈现的寓意、人物形象的用力。

《破雾者》的第一人称“我”，跟麦家几部作品

中作为叙事者的“我”颇有不同。麦家小说中的叙

事者“我”，承担的是真相寻访者功能，说明这些故

事是他多方打探辛苦得来的，目的是试图保证对

故事真实性的承诺。而拖雷的这部作品中，“我”本

身就是故事的亲历者、见证者，是作品的主人公，

与五方力量都深度缠绕。更重要的是，“我”竟然还

是个失忆者，因头部中枪而造成了间歇性的失忆

者，这样一来，“我”就面对了历史性经典性本源性

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这部作品正是围绕着这三个追问来展开。

“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正是作

品开篇不久即面对的难题，故事全篇都在寻找“我

是谁”之答案，所有情节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发生。

“我”需要慢慢恢复回忆，日本人配备医护和药品

帮助“我”，特务科、蒙政会、抗救会、党组织的同

僚、战友、旧爱、老上级等纷纷出现在需要出现的

时候，他们需要“我”想起“我是谁”，因为“我”掌握

了最有价值的核心秘密。“我”就是情节发展的核

心动力，离开这一环，故事链条立马崩溃。

这个“我”寻找“我”的过程，抢救“我”的记忆

的过程，使得作品更加真实可信，因其第一人称的

使用而有了更多心理活动，因其视角的限制性而

结构紧凑。“我”知道、“我”记忆、“我”书写，“我”观

察、“我”思考、“我”推理——其实还有“我”的歌

哭。整部小说成为一部自叙传，而自叙传正是严肃

文学作家擅长的写法。

基于这样的纯文学特性，这部作品的其他几

个特点，也就相对好理解了。大环境方面，小说写

到了蒙政会、抗救会，故事发生地落在绥远省归绥

城（今呼和浩特），填补了蒙地抗战题材的空白。人

物形象塑造方面，五方力量的代表人物各具不同

身份的不同特征，作家赋予他们不同的个性，哪怕

三笔两笔简单勾勒、白描塑形。比如那个仅露面一

次就丧命的洋烟店小老板山羊胡子胡老先，给人

留下深刻记忆。有些人物或许相对中规中矩，没有

特别明显的个性特征，不过全篇下来，起码有两个

人物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类型人物的改写，那就是

惠子和李明义，即第一人称的“我”。

惠子的身世一言难尽，她从歌女到间谍的转

变充满着欺凌和暴力，她表面的顺从和效忠背后，

是反抗和向往，所以她对李明义的情感是真实的。

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负载了作者的某种赞赏和同

情，所以他选择不把她写复杂，在这样一部谍战作

品中，算是相对清浅但让作品加分的形象。

李明义的形象，则是全书相对复杂的一个。他

的复杂性来自身份的丢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

不知道自己的来路与去处。他一醒来就是一个

“新”人，过去的记忆消失了，直接置身于日据归绥

城伪蒙政权的特务科，为日本人卖命，也就是“汉

奸”。全书就形同于一部汉奸的口述，一部汉奸的

自叙传。这样的叙事视角应是前所未有，也冒了极

大的风险。拖雷写出了一个“汉奸”的苏醒或觉醒

史，人物慢慢寻回记忆的过程，既是历史的接续，

也是现实之“我”与历史之“我”的搏斗，也是身份

的重新确立。这样来写，就继承了一种经典化（从

《巨人传》、教育小说、市民小说、武侠小说等延续

下来）的新人成长或英雄出生原型。

跟其他谍战小说相比，拖雷似乎深入到更开

阔的领域，塑造了更复杂的关系网络（从阿加莎·

克里斯蒂开始，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也成为衡量

一部侦探小说好坏的重要标准），融入了一个更大

胆的谱系。他的书写不仅是谍战的，还是历史的；

不仅是（推理）类型的，还是（神话）原型的；不仅是

通俗的，还是严肃的——不得不说是拖雷推理的

野心、写史的雄心、写人性的初心，成就了这部作

品，从而使这部作品自有其形式上的美感（逻辑构

成），从“我”是谁这一具有种子意义的故事原点，

生长出寻找“鹦鹉是谁”“骆驼是谁”两条主线，不

论枝蔓再多、人物关系再复杂、历史事件再漫漶，

始终以“我是谁”为总统领，“鹦鹉是谁”“骆驼是

谁”双线并驱，伏脉千里并最终百川归海。到了全

书第三部分，“我”找到了“我是谁”，想起了“我从

哪里来”，作者集中笔墨，浓墨重彩讲述了“我到哪

里去”的大结局。

外面是风、雪、冰冷与黑夜，室内（暗室）则是

一场场杀戮。外在与内在的环境与氛围，构成了全

书的整体象征。正如“我”跟惠子说的，“我感觉这

个归绥城是个黑暗的地狱，各种各样的鬼就生活

在我身边，和我一样地生活，一样地呼吸，一样做

着各种表演，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假面具，挂着假表

情，可我心里知道他们全是鬼，有恶鬼、有奸鬼、有

无头鬼、有冤死鬼……反正全是鬼，我每天就是和

这些鬼相处在一起，怎么说呢？我感觉自己也是

鬼。”“如果我真是鬼的话，那样我也安心了，可我

还不全是，一半是人，一半是鬼……”

在这个鬼蜮世界里发生的这一切，今天看来都

已如同梦幻。故事中的主人公，也许有原型，也许不

必有原型；也许可以发生在真实的归绥城之地，也

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从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的角

度看，这个归绥城，可以整体性地作为一个符号而

存在。是的，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的和特例的，

是一个恶托邦或异托邦式的存在——貌似秩序井

然，实则杀机四伏。在这一城一地，上演着一个个人

的生和死，上演着侵略与反侵略的家国故事，上演

着爱恨情仇、人心险恶（整个推理史所讲述的何尝

不是同样一件事？即反复上演的人性和不断被谋杀

的感情）。而无论怎样山呼海啸、地动山摇、人心险

恶，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但

终归有人性之光的护持和照耀。

至此，笔者也终于敢说，这部作品值得读三

遍，也需要读三遍：第一遍，作为推理小说（本格

派）来读，只需感受作品的逻辑；第二遍，作为历史

小说来读，小说背后的历史事件和线索，我们曾经

如此陌生；第三遍，作为象征小说来读，小说在谍

战的外壳和哥特小说的氛围的保护之下，未尝不

可看作一部作家用心经营的、关于人心人性和人

类之困的象征主义小说。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广东省作

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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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杨

逸逸

1 杜小绒站在那棵枝叶繁茂的泡桐树下，

听见盛夏的风掀起树叶的声音。在沙沙

沙均匀平衡的声音里，她很想站在树下睡过去。泡

桐树朝气蓬勃，显得很随便地生长在13间房民宿

宽大的院子中央，这让杜小绒仿佛和树站成了油

画的一部分。油画的另一部分是目光可及的遥远

的海岸线。很久以后，芦生温和的声音响起来，我

带你去你爸的房间。

杜小绒和她的哈瓦那人字拖是上午9点从定

海三江码头上的船。她记得自己在长途跋涉以后，

赶到了定海。是芦生打通了她的电话，说你的父亲

杜国平死了，你赶紧回来。在话筒里，杜小绒听到

了海浪的声音，这让她的脑海里浮起了海浪卷起

一大片带着海腥味泡沫的画面。在这样连绵的想

象中，她一路穿着那双人字拖回到了岌岌岛。她喜

欢人字拖，她觉得人字拖给人一种自由感；她也喜

欢继承遗产，这样可以让她的生活富足。在去往岌

岌岛码头的轮船客舱里，坐在她边上的是一名警

察。警察在轮船机器的轰鸣声中接了一个电话，他

对电话里的一个女人真诚地说，我早就当面跟你

说过一次了，我跟不上你理想的步伐。

芦生在岌岌岛明晃晃的码头接她。阳光泛滥

得像四处流淌的开水。他开了一辆破旧的桑塔纳，

戴着墨镜，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杜小绒看不

清他隐在墨镜背后的眼睛，但她知道芦生是亡父

杜国平的帮手，一直帮他打理着民宿的生意。他的

脚很长，是那种没有美感的长，有点儿像丹顶鹤的

两只脚。芦生接过她行李的时候，抬头望了一眼天

空中被风吹散的云说，这儿风大。

在关上桑塔纳车门的那一刻，杜小绒看到了

那名警察华良在码头出口处一个车棚下，推出了

一辆警用电瓶车。他还在用手机接电话，看上去有

些激动的样子。芦生顺着杜小绒的视线，也看到了

警察。芦生说，他是警务室里的社区民警，叫华良。

他没什么用的。芦生又补了一句，他没有花头。

桑塔纳在小岛绵长的公路上卖力地奔跑，这

让杜小绒想起了一部海岛电影。她很开心，把车窗

打开，然后把手伸向了窗外，不停地发出噢噢的欢

呼声。所有的风都被杜小绒五个手指梳理了一遍。

她美好的心情影响了芦生，于是芦生打开了汽车

的音响，放起了一首欢快的爵士乐。芦生额头上细

软的头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他穿着一件白色衬

衣，袖口的纽扣紧紧地扣着，看上去是一个谨小慎

微的人。

你应该是双鱼座的吧。杜小绒问。

芦生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点了一下头说，是

的。不过我不相信星座，我相信轮回。

杜小绒笑了，说，我什么也不相信。我只相信

活着就好。

芦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开车，边说起了杜

国平的死亡。杜国平是猝死，在这座偏僻的小岛

上，猝死是最麻烦的，因为离定海人民医院很远。

岛上没有医院，只有一个卫生院。芦生拍了一下方

向盘，十分哲理地说，我们总是不能预料，明天和

死亡哪个会先来到。

芦生告诉杜小绒，前天杜国平已经在大家的

帮助下埋葬了。那片土地风水很好，开阔而向阳，

能看到鹿鸣坳，也能见到大海。芦生沉吟了片刻

说，老板对我很好。我觉得有时候他像我的大哥，

有时候像我的爹。杜小绒什么话也没有说，她开始

想自己的行程。自己是从福州来到这儿的，福州是

她四处辗转的又一站。她其实不想了解杜国平的

什么，但是芦生仍然认真地告诉了她，杜国平的病

属于是心源性猝死，交通派出所的刑侦人员来过

了现场，也听取了卫生所那个矮胖的女医生的报

告。那是一种熬夜就容易发的病，更何况杜国平天

天熬夜。

杜国平熬夜是因为喝酒。他经常把自己喝醉，

有时候甚至直接醉倒在民宿的院子里，像一条死

去的盘成一堆的蟒蛇。

2 站在13间房民宿院子的那棵泡桐树下，

杜小绒能闻到大海的腥味。这样的气味让

你每时每刻都感受到，你和海的距离如此之近，近

到你就是大海的气息的一部分。杜小绒其实喜欢这

样的气味，她觉得自己的生命突然变得更有活力，

仿佛一棵枯萎的树的根须，突然之间找到了甘洌的

水源，于是开始拼命吮吸。杜小绒在海的充满生命

力的气息中抬头，她看到了屋顶上一块闪着反光的

白铁皮。强烈的光线，很像无数把白亮的小刀子，纷

纷扬扬地朝杜小绒的眼睛扔来。白铁皮上用蓝色颜

料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13间房”，也就是这家

民宿一共有13间客房的意思。二楼的阳台上，一个

披着薄床单的人坐在轮椅上，目光空洞地望向远

方。他叫袁相遇，是个植物人，十多年前也是民宿老

板杜国平的帮手。自从成了植物人以后，杜国平一

直养着他。就算是养一块青苔，十多年后这块青苔

也该成精了。但是袁相遇一直不能开口说话，连眼

皮都不能抬一下，看上去像是对这个世界不屑一顾

的样子。站在他身边的那个黑胖的女人，叫露丝。她

永远在吃着薯条。她的力气很大，因为她需要负责

为植物人袁相遇洗澡。她是一个旅游者，爱吃爱睡，

吃着吃着能睡着，睡着睡着醒了又在吃。当年她携

带着自身巨大的身躯来到岌岌岛后，被杜国平留下

了。杜国平语重心长地告诉她，这儿能给你提供免

费的吃住，而且住在这儿安全，并且能给你发工资。

那天小岛因为停电，杜国平点起了油灯，并且端上

了一盆地瓜。露丝就不停地剥着地瓜的皮，听着大

海的涛声，这让她瞬间觉得自己十分文艺。她吃完

地瓜的时候，对杜国平用台湾腔的童音甜甜地说，

我总是需要考虑考虑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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